雜記類簡介
　　「雜記類」在本書的分類中，是記事狀物的文體總匯。明代徐師曾的《文體明辨》中，將「記」定位為「記事之文」；而在清代曾國藩在《經史百家雜鈔．序例》中，對「記」的內容作了分類：「雜記類，所以記雜事者。……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、游覽山水有記，以及記器物、記瑣事皆是。」此後「雜記類」即被定位為：除了傳狀、碑志、書牘以外的一切記敘文；依其內容分為「亭臺名勝記」、「山水遊記」、「書畫雜物記」和「人事雜記」等四類。而本書「雜記類」的範疇，重在「書畫雜物記」和「人事雜記」，較接近明代《文體明辨》中「記事之文」的面貌。

　　漢魏之前，較少「雜記」類的文學作品，自唐代後才蔚為風尚；宋代的雜記常見議論，往往借題發揮，在記事詠物之餘抒情言志，或闡發藝術人文理念。

在「書畫雜物記」部分，自唐代以來，不乏化枯朽為靈動的名篇，如唐韓愈的〈畫記〉脫胎自《周禮．考工記．梓人職》，追敘一幅轉贈他人的小畫摹本。文中以簡潔生動的筆觸勾勒畫中眾多人畜器物的形態，而無冗贅之感，手法高超；明代魏學洢的〈王叔遠核舟記〉則描述王叔遠以桃核雕出蘇軾泛舟赤壁的人物、場景，精妙絕倫，寫來如在目前；明代黃淳耀的〈李龍眠畫羅漢記〉中，生動描述宋代畫家李龍眠十八羅漢渡江圖的布局和人物狀貌，以畫中羅漢與凡人渡江並無不同，來表明宗教重在修行而非追求神蹟。

而「人事雜記」中，如北宋錢公輔的〈義田記〉借范仲淹購置義田的始末，襯托范公的高義；明歸有光的〈寒花葬志〉以一百一十二字勾勒一位夭逝小婢的言行笑貌；清全祖望的〈梅花嶺記〉則記錄了史可法揚州殉國的忠烈。在人事物的變遷中，作者常常以委婉曲折的筆法，用心勾勒世態人情，投影出心路歷程與生命軌跡，耐人品味。
